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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冬日
吴海明 摄

有些时候，泪水会成为最真诚的语
言，诉说着内心的脆弱与温柔。在那些泪
眼蒙眬的日子里，我经历了一些尴尬又温
馨的故事，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体悟。

一个平凡的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在超
市里购物。商场里播放的忧伤旋律不知
怎么触动了我，我泪水悄然滑落。一个背
着书包的小女孩好奇地问我：“阿姨，你是
作家或者诗人吗？”我被她的纯真逗笑，告
诉她，我只是个普通人，情感有时会不由
自主地流露。她似懂非懂地点头，继续她
的购物，而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被理解
和尊重的温暖。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句：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们的泪水，
是如此真实，如此强烈。

另一次，我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的云
彩，心中涌起莫名的感伤。旁边的女士注
意到了我的泪水，轻拍我肩膀，问我是否
因为离别而难过。她感慨地说，一直以为
影视作品里才有人如此情感丰富。我解
释了我的情况。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
抱，告诉我，珍惜能让我们流泪的时刻，它
们证明了我们内心的丰富和敏感。这让
我想到了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执
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我们的泪水，
是如此珍贵，它们是我们情感的见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家人和朋友注

意到我经常泪流满面。他们担心我生病，
劝我去看医生。我忙于工作，但也意识到
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检查，医生告诉
我，我的泪腺堵塞，需要进行疏通治疗。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医生温和地
说，“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我点了点头，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治愈的希
望。

我开始尝试用笔记录下这些日子里
的点点滴滴，让它们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
分。我写下了在超市里遇到的小学生，写
下了飞机上那位温暖的女士，写下了家人
和朋友的关心和担忧。我用文字记录下
了我泪流满面的日子，让它们成为我最宝
贵的记忆。

“这些泪水，是生活赐予我的礼物，它
们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也让我感受到
了生活的真实。”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这
些文字中，我找到了释放情感的方式，找
到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我开始明白，泪
水不是软弱的象征，而是情感最真实的表
达。我学会在泪水中寻找力量，在泪水中
寻找希望。

现在，我依然会流泪，但我已经学会
将它们转化为生活的动力。我知道，无论
未来的日子如何，我都会带着这些泪水，
继续前行，继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泪流满面的日子
■劳小颖

一
峰和雪曾经是一对恋人。
他们牵手看过日出，也结伴看

过日落。
无论日出日落，在他们两个人

的天空总是浪漫的。
峰有时会跑很远的路，给雪买

一杯她喜欢的奶茶。那时的雪笑得
很开心。

峰有时也会问两个人分开了会
是什么样子。

雪总是娇嗔地答：“我们会在一
起一辈子的。”

然而一辈子毕竟太遥远了，人
世间的分分合合才是常态。

峰和雪也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爱情的酒再热烈，也抵不过生

活的流水潺潺。
慢慢地，雪脸上的笑容少了。

一杯奶茶再也撑不起浪漫的天空。
于生活而言，更多时候，柴米油

盐的牵绊比风花雪月更直击人心。
他们由最初的争吵，到最后的

沉默，在日出日落中消耗着彼此曾
经的温存。

终于有一天，他们平静地分手
了。

分手后的峰和雪很少联系。他
们只是偶尔会在朋友圈中知道一下
对方的动态。

峰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这世上
有多少人是静静地活在别人的朋友
圈里？一声不吭，不悲不喜，似曾相
识，又互不打扰。

不打扰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
度。

二
峰后来在朋友圈中知道雪找了

个有钱的男朋友。而峰依旧在每天
的两点一线中平凡地活着。

生活就这样平静如水。
直到有一天，峰突然收到雪的

一条信息。
雪遇到了困难，向峰借钱。
峰的内心掀起了一丝波澜。那

个晚上，峰失眠了。
第二天，峰把钱转给了雪。
雪说：“我明天还你。”
明天到了，明天的明天到了。

下个月到了，下个月的下个月也到
了……雪依旧没有还钱。

峰也没催她还。
峰压根就没想过要回这笔钱。

毕竟那是他自愿的。

既然是自愿的，那就要承担自
愿的后果。尽管这后果有点揪心。

一年过去了。
峰再次见到雪，是在夏天一个

炎热的夜晚。峰清楚记得，那晚烧
烤档放的音乐是毛不易的《消愁》。

峰喝着啤酒，吃着烧烤，享受着
下班后难得的松弛。

生活有时候离不开啤酒，那种
一口到底的爽。

隔壁台坐着的是一男一女，吃
着吃着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最后
那男的竟然给了那女的一巴掌。

峰趁着酒劲就冲了上去。峰最
见不得男人打女人。

峰给了那男的一拳，然后拉起
那女的就跑。

那女的转身回头。然后，峰就
看见了雪那张曾经熟悉的脸。

三
峰拉着雪一路跑回宿舍。这里

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一
切摆设依旧，只是已物是人非。

雪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
从雪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峰知

道了雪一年来的遭遇。
雪这一年过得并不幸福。男朋

友虽然有钱，但酗酒，每次喝醉后都
把雪打得死去活来。

峰不知道怎么安慰雪。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峰

明白这个道理。虽说两人曾经相爱
过，但那已是过去的事情。

峰再也找不到安慰的理由。
峰唯一能做的便是陪雪静静地

坐着，一如当初他们争吵后的沉默。
“峰，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分手

后我才觉得还是你对我最好。”
雪的话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
峰没有正面回答。峰只是看了

看手机，说：“夜了，你该回去了。”
直到走出门口那一刻，雪的眼

神依然是幽怨的。
“峰，你不爱我，当初为什么借

我钱？”
峰笑了笑，很坦然。

“借你钱是因为感恩曾经有你
相伴，也是跟过去做个了断。借出
去的是钱，收不回的是情分。雪，我
们回不到从前了，让彼此活在朋友
圈里就好。”

峰说完轻轻地关上了门。
门外，是雪轻轻的啜泣声。

◎小小说

在你的朋友圈活着
■柯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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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刚硬的父亲因我参军流过两次
眼泪，一次是我入伍离家的当天，一次是
我退伍回家的当晚。

44年前的那天，我心心念念的军旅梦
终于实现了。

1980 年 11 月 18 日上午，我和原新塘
公社的 13 位入伍青年在公社集合，午饭
后，随公社武装部长徒步到洋溪区武装部
报到，被安顿在洋溪五一饭店。

下午四时许，我偕几位一起参军的好
友到街上走走，看到正在帮人卖猪肉的父
亲，遂上前打招呼，父亲随即起身从上衣
口袋里摸出仅有的 6 块钱递给我，我连忙
抬手推让，说：“爹爹，家里要用钱，早晨妈
妈已经拿了十块钱给我。”

父亲以命令的口气说：“要你拿着就
拿着。”

“真的不要，据说到了县武装部，部队
就要发第一个月的津贴费的。”

这时，日夜操劳的父亲仿佛对外人一
样，很动情地说：“崽，这两年你太累了！
今年山里这么多红薯都是你挖回来的，家
里的重工夫也做完了，你就放心到部队去
吧！反正我还动得哩！”父亲虽年过花甲，
但身板硬朗，如一条老黄牛，永远不知疲
倦。前两年利用正月的农闲时间在屋后
的山上开垦了一大片荒地和四边地，这年
收成好，竟挖了6000多斤红薯。我为赶在
入伍前把红薯挖回来，还请本村两位等着
一起入伍的好友帮忙哩！的确感恩、真
诚、担当和勤劳都是可以遗传的。

父亲说：“崽，你的字和文章写得好，
你哥哥说你到了部队肯定会当文书的，一
定要好好干，千万莫回来，种田是没出息
的。”

我木讷地连连点头。哪个父亲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有个好前程？尤其在那个工农
差别、城乡差别蛮大的年代，大凡有点“野
心”的年轻人谁不想跳出“农门”混个铁饭
碗？但心里并不认可自己的字和文章，只
是养成了爱学习的良好习惯而已。

父亲因心情激动有点语无伦次，说着
说着突然背过身抽泣起来，我也忍不住哽
咽出声。“爹爹，莫难过，到了部队我会写
信回来的。”说完安慰父亲的话，我便和朋
友们匆匆离开。

我与父亲一别多年。

至 1985 年，我已服役五年，工作相当
努力，先后任过连队文书、班长，任过团政
治处放映员，代理过干部，并受过多次嘉
奖，立过功，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可谓
成绩斐然。谁知遇上百万大裁军，我被列
入了退伍名单，让我为之奋斗多年的长期
留在军营的理想化成了泡影。

1985年12月的一天，天上飘着蒙蒙细
雨，一阵阵寒风吹来，让我一连打了几个
冷战。这天我穿着摘了领章帽徽的军装
回到家。夜幕降临，黑漆漆一片，屋里点
着昏暗的煤油灯，我的心情也如远飞的萤
火虫，闪烁不定。

不一会，熟悉的刀具碰击声响了，父
亲回来了，我赶紧起身喊了一声“爹爹”，
便低垂着头站在父亲跟前，如同做错事的
小学生站在学校办公室等待老师发落。

“回来了！”感觉父亲非常疲惫，精气
神大不如前，比我正月探家时的白发多多
了，额上的皱纹更深了。

“嗯！”
“唉！不怪你，只怪我们的运气……

你哥哥不也回来了吗？”父亲失望地含着
泪感叹。

五年前我到部队不久，已服役五年且
能文善武的哥哥复员了，和他同时入伍的
同生产队老兄却穿上了军干装。五年后
的我竟步了哥哥的后尘，和我同大队一起
入伍的两位好友改了志愿兵，长期留在部
队。

兄弟俩的相似遭遇让老人家怎么高
兴得起来？！好面子的父亲的心怎不滴
血？！

“不，只怪我无能，我考不上军校。”我
深深地自责，欲哭无泪。

“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
升。你以后老老实实跟我杀猪打屠吧！
只要身体好，不怕累，还是饿不死的。”这
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万元户”，虽话不中
听，但质朴实在。可他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如箭一般令我难堪、懊丧、羞愧！其实自
尊心极强的我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回乡
让父亲您颜面无光啊！奈何我曾几次报
名参战都未能如愿啊！

岁月如烟。好在退伍后，我通过几番
努力，远离故土定居大都市，有了自己的
事业和幸福美满的家，我知足了！

父亲的辛酸泪
■刘建东


